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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方舟的公共卫生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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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 童 顾方舟

家学
一九二六 至 一九四四

二

约1928年，顾方舟的全家福

1926年6月16日，顾方舟出生于上
海。幼年丧父后，母亲周瑶琴带着
孩子们在宁波生活。父亲早逝，使
这个家庭很早就面对生计的难题。

母亲后来学习助产，在天津执业。
她靠自己的专业养活一家人，也鼓
励顾方舟学医。接生没有固定的钟
点，医者的工作，首先是一份具体
而辛苦的生活。

这张早年的全家福，保存了他尚未走进医学院时的家庭模样。照片
之后的岁月里，母亲撑起了家。到1944年，顾方舟考入北京大学医
学 院 ， 开 始 把 与 医 学 有 关 的 家 庭 经 验 ， 变 成 需 要 认 真 学 习 的
专业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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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医
一九四四 至 一九五五

三

1949年，在北京医院小儿科实习 1952年，从苏联寄给妻子的工作照

在医学院学习时，顾方舟接触过病房，也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传染病
的预防。1950年毕业后，他进入大连卫生研究所，随后赴苏联学
习病毒学。

儿科实习照里，他抱着孩子；留学期间的工作照，则留下了显微镜
与实验记录。两种场景，连着医学的两个方向：照顾眼前的病人，
也研究怎样让更多人免于生病。

1955年，他完成留学回到中国。此后，病毒学训练不再只是实验室
里的学问，而要面对国内迫切的公共卫生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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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舍
一九五七 至 一九五九

四

1959年，顾方舟与同事赴莫斯科考察

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，可能给儿童留下终身的运动障碍。
1957年，顾方舟开始从事这项疾病的研究。两年后，他与董德祥、
闻仲权、蒋竞武赴苏联考察疫苗。

当时已有不同的技术路线。选择哪一种，既要看免疫效果与安全
性，也要看生产条件、费用和接种方式。对于人口众多、资源有限
的中国，让疫苗真正用得上，是必须一起回答的问题。

在了解国际研究、比较已有证据后，顾方舟建议采用口服减毒活疫
苗路线。他与同事带回疫苗样品，组织协作试制，把技术选择推进
到国内的生产与检验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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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根
昆明花红洞

五

1958年，昆明研究基地的建设现场

照片中的山地，还看不出后来疫苗基地的规模。建设厂房、准备设
备、组织生产，这些事情与实验室研究一起，构成了顾方舟事
业的起点。

昆明花红洞的条件十分有限。参与检定工作的赵玫后来记述，早期
实验用的冷藏设施不足，有的材料要借用城里的冰库，工作人员再
趁气温较低时运回山上。科研首先得在这些实际难处里落地。

1964年，顾方舟举家迁往昆明，承担疫苗生产工作。迁来的不只是
科研人员，还有他们的家人。一个能够持续供苗的研究所，是许多
人把日常生活与专业工作接在一起，慢慢建起来的。



护 童 顾方舟

试验
从检定走向人群

六

1961年，顾方舟与长子小东在北京留影

这张父子合影摄于1961年。此前
的早期疫苗试服中，顾方舟的长
子小东也曾参与；实验室里其他
研究人员的孩子，随后加
入了试验。

这段经历后来广为人知。不过，
疫苗能够走向更多儿童，并不只
取决于某一个家庭的决定。动物
实验、质量检定、临床观察，都
要逐项推进。

1960年，国产减毒活疫苗试制出来，随后在多个城市开展试用与观
察。评估的范围，由少数参与者逐步扩大到更多儿童。

研究者需要观察不良反应、抗体变化，还要在人群中检验预防效
果。顾方舟参与建立的，是从实验室到实际使用的整条验证过程。
父亲抱着孩子的照片令人亲近；科学工作的分量，则在每一道必须
认真完成的检验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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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丸
让一种疫苗走得更远

七

液体疫苗研制出来之后，另一道难题摆在面前：怎样保存，怎样运
输，又怎样让更多地方用起来。一个瓶子在实验室里有效，并不等
于它能顺利到达每一个接种点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顾方舟推动糖丸剂型的研制。董德祥、闻仲
权等研究人员与上海信谊药厂的技术人员共同试验，解决配方、冷
加工、疫苗分布均匀度和检测方法等问题。孩子们熟悉的甜味，背
后有一整套生产工艺。

糖丸改善了疫苗的保存和使用条件，为进一步扩大接种创造了条
件。1964年起，大规模生产与全国推广逐步展开。研究成果由此走
出少数城市，进入更广阔的城乡。

剂型研制之后，研究仍在继续。团队后来又研究不同型别疫苗的配
比，推进多价糖丸。到了1986年，三价糖丸在全国推广，一次次工
艺与检定上的改进，让使用更为便利。

这并不是把液体简单包上一层糖。如何保留疫苗效力、控制质量，
如何在实际运输与使用中保持稳定，都要靠反复实验。小小的剂型
变化，连着一项公共卫生技术能否真正抵达人的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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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备
一九六〇年代以后

八

1965至1966年，研究所工作人员制备
牛血清

这张照片记录了研究所自制牛血清
的工作。糖丸只是孩子看得见的成
品；在它之前，还有原料准备、细
胞培养、病毒培养和质量检定。

早期生产并非一帆风顺。部分疫苗
曾因检定不合格被废弃，团队继续
研究毒种与检定标准。生产数量再
紧迫，也不能绕过质量这一关。

到1964年，国内建立了脊灰活疫苗的生产检定规程。此后，研究所
还持续开展病毒学、血清学和人群观察，并与防疫部门交流使用情
况。一次成功试制，需要变成许多年中稳定重复的合格生产，才足
以支撑广泛的预防接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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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举
科研之外的责任

九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中国医学科学
院办公室

1971年，顾方舟回到北京。后来，
他承担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
科大学的管理工作，1984年起任院
校长。工作的范围，从一项疫苗
扩展到科研组织与医学教育。

办公室的照片里，他拿着书，身
旁也放着书。学生彭小忠后来回
忆，读博期间，他会定期向顾方
舟汇报实验进展，也要谈阅读的
文献和国际研究动态。

1996年博士答辩时，顾方舟提醒这位紧张的学生，认真说明自己做
过的工作。没有宏大的训诫，却把诚实表达与扎实研究放在一起。
一位老师的影响，既在研究方向上，也在年轻人怎样面对证据、怎
样讲清自己的发现这些细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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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村
一九九九

十

1999年，顾方舟在广西督导消灭脊灰工作时喂服糖丸

到了1999年，顾方舟已经七十多岁，仍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一
起 ， 到 广 西 督 导 消 灭 脊 灰 工 作 。 照 片 记 录 下 他 给 孩 子 喂 服 糖
丸的场景。

疫苗从研究所出发，还要经过生产、储运、接种与记录。各地防疫
人员、基层医务工作者和家长，让科研成果变成一次次实际的保
护。能不能覆盖到孩子，比产品有没有被研制出来更进一步。

公共卫生的价值，常常发生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。少一次感染、
少一个因疾病受损的童年，未必留下醒目的画面，却改变着一家
人的日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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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证
二〇〇〇

十一

2000年，顾方舟参加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

2000年，顾方舟参加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。同
年，中国随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获得无脊灰认证，本土野生
脊灰病毒的传播被阻断。

这项成果属于许多人：研制疫苗的团队、保障质量的检定人员、长
期接种与监测的防疫队伍，以及让孩子接受免疫的家庭。照片是一
场仪式，也是一条漫长工作链在时间中的汇合。

2019年1月2日，顾方舟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他走过的道路提醒
后来者：预防医学的成果，需要持续的接种与监测来守护。让孩子
平安长大，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着做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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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迹
从学医到公共卫生

十二

一九二六 6月16日，出生于上海。

一九四四 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。

一九五一 赴苏联学习病毒学，1955年回国。

一九五七 开始从事脊髓灰质炎研究。

一九五九 赴苏联考察，推动国内活疫苗研制。

一九六〇 国产减毒活疫苗试制，开展人群试用。

六十年代初 团队推进糖丸剂型的研制。

一九六四 举家迁往昆明，承担疫苗生产工作。

一九八四 开始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。

一九八六 三价糖丸在全国推广应用。

一九九九 赴广西督导消灭脊灰工作。

二〇〇〇 参加中国消灭脊灰证实报告签字仪式。

二〇一九 1月2日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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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严谨做进一粒糖丸

把平安还给一个个童年

顾方舟

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

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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